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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杀手
□窗外风

【生活方式】 大隐隐于办公室□艾米塔基

有朋友推荐了一个运动App，试
用了一天，感觉真是不错。只是，那
些朋友也太励志了，我晚上走了一
小时，总步数九千多，在排行榜上只
能排到第41名，实在有些不甘心。

第二天，我很积极，吃过晚饭主
动下楼运动。小区的柏油路面踩上
去很软，不像水泥地那样会伤膝盖。
所以，我可以尽情快走慢跑，有时候
还来点跳跃步，再来一段竞走，不知
不觉我居然运动了一个多小时，看
看记录，一万二千多步，暗自得意：
这下终于可以占据封面了。晚上十
点半，提示来了，排行榜上，我只排
第19名。

有一天我打了两小时网球，手
机没随身带着，结果排行榜上落到
了五十名以外。看到和我一同打球
的朋友，却以两万多步高居榜首。我
很奇怪，问她：“你今天运动过量了
吧？”她说：“嘿嘿，没有啊，打球的时
候我把手机装在口袋里。”我惊叹：

“难怪！我看到你口袋里鼓鼓囊囊，
还准备让你把手机拿出来，免得妨
碍打球呢，原来你是这个目的。”她
说：“我准备去买个腕带，把手机绑
在手腕上，计数更准确。”见我不解，
她笑道：“不然怎么能占据封面呢？”

好的办法值得借鉴。

从那以后，每天从起床开始，我
就把手机装在口袋里。因为贪睡，早
上时间紧迫，我在家里来去都是小
跑，这步数不计，着实是浪费啊。上
班时，哪怕只是到隔壁办公室办事，
我也要把手机拿在手里，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集腋何以成裘？

我家先生对此很是鄙夷，问我：
“你到底为什么锻炼啊？被一个看不
清摸不着的东西绑架。”这话说得我
脸红心跳，纠结不已。再看他，每天
下楼的时候，把手机扔在家里，哪怕
排名榜上只有百余步也无所谓，便

觉得他是真正为锻炼而锻炼的人，
而我自己运动时却掺杂了太多的东
西在里面，比如那一点小小的虚荣。

前些天，排行榜上突然不见了
那个打球带手机的朋友。问她买了
腕带没有，回答说没买，而且已经删
除了App。很奇怪一个曾经如此热衷
的人，为什么彻底干净地“离开”了。
她说：“为什么？好像不为什么，就是
突然感觉被它绑架了，不好玩，就删
掉了呗。”

此话正合我意。给自己松绑，删
掉那个App，干干净净去运动。

□黄晔

古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
市，大隐隐于朝。古代的朝堂，转换
成现代职场，其实就是办公室。真正
厉害的职场老手，可以在隔墙有耳、
人多眼杂的办公室里悠游平淡，自
如地在公事、私事、敏感事之间切
换。

两年前高龄产妇S小姐喜得二
胎女儿，终成儿女双全。但孩子早产
三个月，始终体弱多病。才不到半年
就用完了公司的事假、年假，S小姐
不得不让母亲、婆婆和家政阿姨轮
流上阵，带孩子前往儿科诊室报到。
虽然身在办公室，但S小姐的心早已
不在。可身处老板、同事之中，S小姐
又不能公开打电话跟进孩子病情，
厕所、茶水室、楼梯间，S小姐把公司
能躲的犄角旮旯搜寻了个遍。

虽然短暂躲开了老板的目光，
但到处神隐的S小姐却屡屡撞破同
事的“隐秘”。有人窝在厕所隔间里
给猎头打电话；有人躲在楼梯间里，
边抽烟边吐槽老板……S小姐一边
感慨办公室真的太小，什么都藏不
住；又一面摇头即使这么局促稠密
的空间里，还有这么多躁动不安的
灵魂左右冲撞。

说到办公室神隐，H先生是我朋
友里最厉害的。在一家大型国企任
职八年后，他神不知鬼不觉跳槽到
了一家上市私企任高管，其间从投
简历、三次面试直到正式录用，他的
老板和同事一点风声都没察觉到。

一次酒酣耳热后，H先生不无得
意地告诉我，为了顺利跳槽，他先是
用一个外地的手机号注册了求职简
历，还在里面隐去了关键的公司和
职位，只提工作业绩；公司HR几次
例行搜索监控简历，都没发现他。至
于接猎头电话，H先生都特意去找没
摄像头的会议室。要是出去面试需
要请假，就用身体不舒服、家里有事
之类的理由，即使是异地面试，也都
集中在一天完成。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私事都需
要躲着老板同事。S小姐就对我说，
她的一个同事小Y，本来只是普通的
网页美工，因为对前端优化感兴趣，
就在工作之余自学编程，还在老板
的鼓励下报班培训，最近成功加薪
转岗工程师。我开导S小姐，人家这
种把工作变成爱好，又回馈工作的，
算不得大隐；这和当年爱因斯坦因
为擅长物理学进了瑞士专利局，又

结合专利审批工作精研物理学，有
异曲同工之妙。

那什么是真正的办公室大隐
呢？面对S小姐的提问，我说起了葡
萄牙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费尔南
多·佩索阿的故事。

商业翻译，是佩索阿的公开职
业。从20岁工作开始，他终其一生不
过是办公室里一个默默无闻的葡译
英文员，然而一旦折起公文纸，打开
写作簿，他就是欧洲上空最富创造
力和深邃思索的艺术精灵。

对神隐于枯燥文书之间做着艺
术梦的佩索阿来说，“没有什么事情
比让办公室的同事发现我的怪异更
让我恼怒的了”。当办公室的同事都
没有发现佩索阿炫目的斜杠身份
时，他有种美妙的讽刺感，而且还令
他陶醉。

其实，职场关系也是这样。大家
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每天不
止8小时待在办公室，谁都免不了把
私事、爱好甚至隐秘事带到办公室，
怀着同理心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包
容，不刻意彰显自己，也不着意窥
探，无需太多用力，一样可以在办公
室大隐。

【职场故事】

【健身秀场】

听戏□陆恺

【边走边看】

我眼瞅着那盆铜钱草从茂盛变
得稀稀落落，脑海里忽一下冒出一
个词：植物杀手。这盆铜钱草刚来我
家时，黑油油的铜钱大的绿叶片，齐
刷刷的小细杆子支撑着。没过一个
月，铜钱就不再是铜钱，变成小几号
的一分硬币。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那
么细心地照料它，每天用多情的目
光注视它，它仍然从碧绿变成枯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最佩服我老爸，随便一棵没
精神的花儿草儿，也没见他怎么侍
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枝繁叶茂，
像换了一棵植物。我还佩服一个同
事，随手从别人的君子兰上摘几个
种子，过了几天就打电话给我，要
送我一棵小君子兰。我欢欢喜喜地
找花盆、去农贸市场买花土，尽心
尽力地呵护，它不几日就从健硕变
得病恹恹，一副受气的小媳妇样
儿。而转过年来，同事已经在微信
上晒君子兰灿烂的花了。

有时候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
确实有差距。这些年丧命在我手里
的花草不计其数。那次在街上看到
有人卖蟹爪兰，这些开着大红颜色
花的蟹爪兰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
光。人贵有自知之明，想到植物进了
家门就变了样，又怕再也买不到这
种颜色的蟹爪兰，索性买了三棵，心
说总不能一棵也不活吧。果不其然，
这三盆在我家开了几朵红艳艳的
花，勉强支撑着过了一个季节，天刚
一转暖，就如同那病恹恹的林黛玉，
一口血呕出再没缓过来。幸好我提
前摘了些小叶片插到盆里，小叶片
们好歹给我个面子，有几棵幸存下
来，我挑选了一个阳光好的日子，把
它们搬到我父母家，使其子孙在我
父母家得以延续。

翼同学很小的时候曾扮演辣手
摧草的角色，夏日傍晚带他爬山，他
手拿一把小铲子，上山时右手边的
野草在他铲子上下翻飞的舞动中纷
纷落下，下山的时候，另一边的野草
也难逃厄运，一个星期过去，路边的
野草沉寂许多。但是只要翼同学几
天不去，野草们就又昂起头，仿佛什
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花儿远没有野草疯狂，它
们的祖先野生的时候任凭风吹雨
打都能茁壮成长，一进了家门就娇
贵得不行，并且再回不到以前那副
体格健壮泼辣的模样。这哪里是养
花，分明是迎进来一个娇小姐。

对我这种天生愚钝的人来说，
无论它们喜湿好干喜阳好阴，只要
在阳台上罗列着，就一贯以大量自
来水浇灌，排着队让它们晒太阳，
因为我总也记不住哪些花儿喜欢
湿哪些花儿喜欢干。于是一批批花
草在我家阳台上死去，新的一批重
又到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妄想
在我家阳台占领一席之地。暗夜里
反思自己，莫不是我就是传说中的
植物杀手？月黑风高夜，“嗖”一只
毒镖甩过去，我家阳台上的花慢慢
中毒，最终倒地身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至后
来，我家阳台上的幸存者只有吊兰
和绿萝，这两种只要有土有水就
好，属于泼辣扛折腾型，偶尔想起
才给它们洒点水，无论怎么放手都
能枝繁叶茂地活着，这才是适合我
这样的人养的绿植。能从我这个植
物杀手的手底下拼出条血路来，还
活得风生水起，吊兰和绿萝都不是
一般的人物。

虽然它们前赴后继地在我家
阳台上折腾，但是挡不住我对它们
的喜爱，养的不就是乐趣嘛，玩的
不就是情怀嘛，干吗非要弄出个名
堂来。

干干净净去运动

投稿邮箱：
qlwbcsbj@163 .com

小时候我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喜
欢听戏，每回看到她把电视调到戏
曲频道，我就觉得烦，拖声拖调的不
知道在唱些什么，好奇怪外婆为啥
听得一脸笑眯眯。

有一天惊觉自己的嗜好发生了
改变。从前喜欢的东西突然变得不
喜欢了，从前不喜欢的反而开始找
到感觉。人生的妙处也许就在岁月
能帮你推开不同的门。

有一年春天，我去成都，徜徉在
宽窄巷里乐而忘返，巷子里还有不少
剧院茶楼。我被热情的茶楼小妹请进
去，舞台上正在上演川剧《白蛇传》。茶
水费不算贵，便买了一席茶位，坐在
靠近舞台的一个角落，喝茶、嗑瓜子、
看川剧，体味这浓郁的巴蜀风情。

第一次听川剧，念白完全听不
懂，不过不要紧，舞台边配有字幕。
川剧表演重要的一环是变脸，变着
变着，演员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起
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近在
咫尺却连一丝破绽也看不出来，多
不可思议啊！

从此，我的旅行清单里添加进

一项新的心愿——— 去旅行目的地，
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当地戏曲，去“零
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去年秋天，我去乌镇参加第五
届戏剧节。因为一场戏剧节，十月的
乌镇热闹极了。次日清晨，吃完早
餐，我信步走到乌镇水上集市，在某
扇古木窗旁看到一块小黑板，上写

“乌镇花鼓戏，戏目：《卖婆记》”。
乌镇花鼓戏？我从前只知凤阳

花鼓戏，没听说过乌镇也有花鼓戏。
好奇心顿起，临时决定晚上不去看
话剧了，改听花鼓戏。

晚上，我在临近水上戏台的咖
啡吧选了一个最佳听戏位置。因为
去得比较早，我得以走到后台，参观
了演员的化妆室。其实，他们不是专
业演员，而是乌镇当地的居民。虽然
观众不多，三个演员的戏服妆容却
毫不马虎。婆婆是一个60多岁的老
太太扮演的，个子不高，却嗓音洪
亮，字正腔圆，浓郁的乡土气息，在
乌镇夜空下飘来荡去，好一个秋风
沉醉的夜晚。

那么，广州粤剧又是什么滋味

呢？去广州前，我查到几家粤剧茶
座，可以边吃饭边听剧。可是当我把
电话打过去，却被告知他们的粤剧
茶座均已停业，心里空荡荡的，未免
有些失落。

抵达广州的次日黄昏，我去恩宁
路散步，想拍拍那儿的骑楼一条街。走
着走着，突然，耳朵里灌入了一股乐
声。那个刹那，一颗心快跳了出来。直
觉告诉我，那就是粤剧啊。循声而去，
我走进了一家不知名的餐馆，看到一
群老人正在自娱自乐表演着粤剧。

坐在餐馆一隅，我听完了一整首
《林冲泪洒沧州道》，是的，我什么也没
听懂，但我感受到了岭南别样的风情。
我激动地拿着随行小本子让老人写下
他们手中的乐器名，我第一次知道原
来有个乐器叫“卜鱼”，也是第一次知
道还有个乐器叫“电中阮”。

恩宁路106号，我记住了那个门
牌号码，也记住了那群依然坚守在
传统戏曲领域的老人们。他们没有
演出的华服，也许弹唱得还不够专
业，可一颗颗快乐沉浸的心足以将
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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